
C3

七
月
一
日
，
銅
鑼
灣
時
代
廣
場
附
近
的
白
領
可

謂
同
聲
一
哭
，
因
為
從
那
天
起
，
再
沒
有
禮
頓
麵

包
店
和
蘭
芳
茶
餐
廳
這
兩
家
大
眾
化
字
號
，
為
我

們
提
供
幾
塊
錢
可
飽
肚
的
熱
麵
包
，
或
無
遠
弗
屆

地
送
三
十
元
有
交
易
的
外
賣
飯
盒
。

人
們
談
論
禮
頓
麵
包
店
，
只
講
一
個
數
字
，
就
是
一

億
四
：
舖
位
賣
了
天
價
一
億
四
千
萬
。
一
個
麵
包
賣
四

元
半
到
六
元
左
右
，
比
較
﹁
名
貴
﹂
的
即
煎
熱
辣
餐
蛋

包
，
也
不
過
十
二
大
元
，
幾
時
賺
到
一
億
四
？
大
家
慨

嘆
這
一
帶
以
後
再
沒
有
熱
麵
包
吃
，
只
能
捱
附
近
兩
家

星
巴
克
的
貴
蛋
糕
時
，
但
想
到
那
一
億
四
，
又
覺
得
店

東
賣
舖
這
決
定
是
完
全
合
理
的
。
蘭
芳
好
像
就
沒
那
麼

幸
運
，
看
報
說
純
是
因
為
捱
不
起
貴
租
，
正
另
覓
別
處

經
營
。

不
想
再
罵
地
產
霸
權
，
因
為
罵
也
不
會
改
變
，
但
我

不
服
氣
的
是
，
為
什
麼
我
們
在
自
己
的
城
市
，
也
不
能

在
辦
公
室
附
近
吃
到
自
己
城
市
的
食
物
？
還
有
，
六
月

廿
九
日
，
我
們
公
司
同
事
帶
㠥
極
大
的
熱
誠
，
派
人
到
禮
頓
麵
包
店

去
買
幾
個
蛋
撻
，
想
在
它
光
榮
結
業
前
給
大
家
留
下
一
點
美
味
的
回

憶
，
原
來
卻
已
經
買
不
到
了
，
一
天
的
蛋
撻
已
全
給
人
訂
下
來
了
。

同
事
眼
前
放
㠥
一
盤
盤
的
熱
蛋
撻
，
卻
是
訂
了
的
，
不
許
賣
，
真
的

到
了
一
個
也
買
不
到
的
地
步
。
不
但
地
產
要
霸
，
蛋
撻
也
要
霸
。
個

人
已
沒
有
空
間
，
真
太
豈
有
此
理
。

或
者
說
，
這
就
是
自
由
行
成
功
的
代
價
。
時
代
廣
場
一
帶
的
興

旺
，
名
店
進
駐
，
就
是
要
犧
牲
本
土
的
小
店
，
反
正
賣
了
一
億
四
，

求
仁
得
仁
，
各
得
其
所
。
以
前
讀
人
文
地
理
，
講
美
國
很
多
大
城
市

的
經
驗
，
本
來
是
十
分
興
旺
的
市
中
心
社
區
，
中
產
黑
人
開
始
搬
進

來
，
白
人
漸
離
開
，
搬
去
市
郊
。
待
中
產
黑
人
的
經
濟
能
力
再
好
一

點
，
也
跟
㠥
搬
去
市
郊
，
市
中
心
開
始
出
現innercity

的
敗
象
，
罪

案
上
升
，
房
地
產
不
景
氣
。
若
干
年
後
，
中
產
人
士
看
中
市
中
心
的

潛
力
和
方
便
的
生
活
方
式
，
又
回
流
去
市
中
心
，
社
區
又
發
展
起

來
。
香
港
沒
有
同
類
的
種
族
問
題
，
但
自
由
行
熱
潮
終
有
一
天
會
過

去
，
到
時
的
銅
鑼
灣
，
希
望
不
會
淪
為
一
個
衰
敗
的innerc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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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陳
　
莉

一億四
伍淑賢

翠袖
乾坤

七
十
年
代
，
胡
菊
人
任
青
年
徵
文
比
賽
評

判
，
審
閱
稿
件
七
十
多
篇
，
最
後
嘆
息
道
：

﹁
香
港
青
年
中
文
大
退
化
！
﹂

嘆
息
之
一
：
是
錯
字
和
別
字
太
多
，﹁
猖
獗
﹂

寫
成
﹁
猖
厥
﹂，
﹁
貢
獻
﹂
寫
成
﹁
供
獻
﹂，

﹁
有
待
﹂
寫
成
﹁
有
代
﹂
，
﹁
騷
擾
﹂
寫
成
﹁
搔

擾
﹂，
最
離
奇
的
是
，
﹁
席
位
﹂
寫
成
﹁
藉
位
﹂，

﹁
崗
位
﹂
寫
成
﹁
罔
位
﹂，
﹁
奉
承
﹂
寫
成
﹁
奉
誠
﹂

等
等
。

嘆
息
之
二
是
：
文
句
多
不
通
順
，
不
能
把
要
表
達

的
意
思
，
用
文
字
清
楚
交
代
。
這
歸
咎
於
讀
書
不

多
、
字
彙
不
廣
、
不
懂
基
本
寫
法
、
不
明
句
子
結

構
、
缺
乏
邏
輯
推
理
能
力
、
沒
有
思
想
訓
練
。
他
舉

例
：﹁

那
些
出
版
家
應
該
裁
仰
的
，
年
年
將
版
本
調
動

及
課
本
之
次
序⋯

⋯

但
課
本
調
動
的
先
或
後
和
平
仰

無
道
德
的
出
版
商
的
應
該
首
先
注
意
。
﹂

這
段
話
別
字
如
﹁
仰
﹂，
應
為
﹁
抑
﹂，
那
且
不

說
。
整
段
文
字
如
高
山
滾
鼓
，
不
通
不
通
，
何
謂

﹁
版
本
調
動
﹂、
﹁
課
本
調
動
﹂
？
這
是
中
了
西
化
之

毒
，
抑
或
腹
中
無
學
問
，
筆
下
詞
匯
貧
瘠
之
故
。

胡
菊
人
指
出
，
中
小
學
中
文
教
育
之
差
不
用
說
，

這
些
青
年
作
者
常
讀
的
是
報
紙
或
其
他
通
俗
期
刊
，

不
大
讀
文
藝
創
作
或
水
準
較
高
的
書
，
才
弄
出
這
些

狗
屁
不
通
的
文
字
。
他
慨
而
言
之
：

﹁
大
家
若
從
報
刊
來
認
識
詞
句
，
不
成
；
大
家
要

憑
讀
報
來
練
文
筆
，
不
好
；
大
家
以
為
能
每
天
讀
報
就
是
接
觸

好
中
文
，
不
對
。
﹂

這
番
話
證
之
二
十
一
世
紀
，
仍
是
暮
鼓
晨
鐘
。
筆
者
在
大
學

新
聞
系
授
寫
作
，
學
生
習
作
泰
半
不
通
，
每
被
區
區
改
到
﹁
血

流
成
河
﹂，
所
犯
的
正
如
胡
菊
人
所
指
。
三
四
十
年
來
，
學
生

的
中
文
不
但
無
寸
進
，
反
而
﹁
變
本
加
厲
﹂，
中
文
水
準
跌
到

谷
底
。
因
此
，
我
每
每
告
誡
：
看
報
只
求
知
訊
息
，
不
可
學
其

用
詞
遣
句
；
要
為
筆
進
補
，
一
定
要
看
高
水
準
的
書
。
我
還
這

麼
強
調
：
報
紙
刊
出
來
的
文
字
，
毒
素
甚
多
，
並
非
全
是
佳

品
。但

要
學
子
免
於
中
時
下
劣
報
的
毒
，
很
難
；
蓋
基
本
功
差

勁
，
難
分
好
壞
，
無
不
運
起
﹁
吸
功
大
法
﹂，
甚
麼
也
吸
了
進

去
，
應
用
起
來
，
自
是
貽
笑
方
家
。
況
且
，
報
刊
上
的
濫
詞
，

和
常
見
的
俗
語
和
成
語
，
也
一
概
全
﹁
吸
﹂，
渾
不
知
﹁
務
陳

言
之
既
去
﹂
的
行
文
要
訣
。

七
八
十
年
代
，
不
少
學
者
已
關
注
﹁
惡
性
西
化
﹂
的
現
象
，

為
中
毒
者
灌
之
以
血
清
，
或
換
血
；
可
惜
一
代
傳
一
代
，
毒
入

肺
腑
，
難
以
解
救
了
。
為
胡
菊
人
深
惡
痛
絕
者
，
莫
如
﹁
有
關
﹂

二
字
，
現
時
我
們
攤
開
報
刊
，
﹁
有
關
﹂
便
蝗
蟲
入
目
，
如

﹁
有
關
活
雞
價
格
﹂、
﹁
有
關
中
美
外
交
關
係
﹂、
﹁
他
寫
了
一

部
有
關
非
洲
野
獸
的
書
﹂、
﹁
他
向
我
細
述
有
關
最
低
工
資
的

問
題
﹂⋯

⋯

這
些
﹁
有
關
﹂，
是
不
是
全
可
刪
掉
？

令
我
深
惡
痛
絕
者
，
是
﹁
們
﹂
字
，
﹁
那
些
學
生
們
﹂、

﹁
群
眾
們
﹂、
﹁
一
小
撮
政
客
們
﹂⋯

⋯

一
見
到
這
些
﹁
們
﹂，

我
就
無
名
火
起
了
。

胡
菊
人
慨
嘆
青
年
中
文
大
退
化
的
文
章
，
見
於
︽
文
學
的
視

野
︾
︵
香

港
：
明
窗

出
版
社
，

一
九
七
九

年
十
月
︶。

今
已
絕
版

矣
，
可
求

諸
圖
書
館

也
。

香港青年中文大退化
黃仲鳴

琴台
客聚

﹁
歐
國
盃
﹂
準
決
賽
前
夕
，

人
們
看
好
之
英
格
蘭
兩
天
後
賽

和
被
看
弱
一
線
之
意
大
利
，
被

意
國
電
視
用
動
物
園
大
象
吃
蜜

瓜
法
預
測
，
因
大
象
在
鏡
頭
前

吃
了
意
大
利
那
一
方
之
蜜
瓜
，
就
預

測
是
﹁
意
國
必
勝
﹂。
香
港
朋
友
有
傾

向
英
國
之
心
態
，
港
友
說
：
﹁
有
冇

搞
錯
？
大
象
預
測
法
一
定
不
準
的
。
﹂

但
結
果
真
的
是
﹁
好
㝍
唔
靈
醜
㝍

靈
﹂，
英
格
蘭
在
全
場
猛
攻
下
徒
勞
無

功
，
結
果
輸
在
十
二
碼
決
勝
下
，
英

國
國
運
已
凋
，
令
擁
躉
徒
惹
神
傷
而

已
。此

次
﹁
歐
國
盃
﹂
之
最
後
決
勝
四

隊
，
成
為
意
大
利
、
西
班
牙
、
葡
萄

牙
和
德
國
對
撼
之
局
。
阿
杜
原
本
預

言
德
國
是
最
後
奪
冠
者
，
因
為
只
看
國
運
之
興

衰
。
﹁
歐
國
盃
﹂
歐
洲
四
國
關
起
門
來
籠
裡
反
，

四
國
中
三
國
是
歐
元
弱
國
負
債
纍
纍
，
只
有
一
個

德
國
是
稍
為
好
景
，
德
國
是
一
強
對
三
弱
，
欺
凌

弱
小
手
到
拿
來
，
德
國
是
強
勢
大
債
主
，
另
外
三

國
自
得
俯
首
稱
臣
也
。
一
番
預
言
，
未
料
到
，
德

國
在
對
陣
意
大
利
的
半
決
賽
中
止
步
。

說
回
來
，
準
決
賽
之
前
意
國
宣
傳
﹁
大
象
預
測

必
勝
英
倫
﹂，
果
然
是
一
流
心
理
戰
，
有
理
沒
理

先
煞
去
你
英
國
隊
之
氣
勢
，
另
方
面
意
國
守
門
員

保
方
三
十
幾
高
齡
依
然
固
若
金
湯
，
有
如
大
象
把

門
固
若
鐵
壁
，
互
射
十
二
碼
被
他
接
住
兩
粒
，
四

比
二
淘
汰
英
國
，
﹁
阿
媽
尼
﹂
男
裝
專
用
模
特
兒

出
身
之
保
方
，
一
仗
成
國
家
英
雄
，
英
俊
男
模
出

身
之
人
這
廿
年
間
成
意
大
利
之
鋼
門
，
前
輩
意
國

之
鋼
門
索
夫
亦
有
所
不
及
了
。

西
班
和
葡
萄
雙
﹁
牙
﹂
和
意
國
都
成
經
濟
弱

國
，
運
動
上
也
只
得
﹁
示
弱
﹂，
國
運
使
然
無
話

可
說
。
至
此
慶
祝
香
港
回
歸
十
五
周
年
之
際
，
我

國
紅
旗
上
九
天
下
深
海
大
展
國
威
國
勢
，
彰
顯
我

們
堂
堂
實
力
，
此
其
時
矣
。

大展國勢
阿　杜

杜亦
有道

很
少
在
炎
暑
的
夏
天
到
上
海
，
要
不

是
陳
總
的
感
召
，
斷
不
會
在
緊
迫
的
日

本
行
程
中
，
特
意
中
轉
上
海
，
與
一
眾

國
際
藝
術
界
友
人
聚
首
，
也
是
非
官
式

的
敘
舊
，
不
涉
公
務
，
實
屬
難
得
機

會
。勾

留
上
海
三
天
，
多
得
小
馮
代
安
排
住
宿

及
交
通
，
並
特
意
介
紹
認
識
上
海
文
化
廣
播

影
視
管
理
局
的
朋
友
，
獲
贈
他
們
新
近
推
出

的
一
些
文
化
上
海
紀
念
品
，
其
中
兩
份
免
費

贈
閱
的
印
刷
品
，
特
別
吸
引
我
的
興
趣
。

一
份
是
﹁
重
要
名
人
故
居
導
覽
圖
﹂，
主
要

介
紹
了
上
海
市
各
級
文
物
保
護
單
位
和
登
記

不
可
移
動
文
物
中
的
名
人
故
居
，
共
有
一
百

三
十
一
處
。
導
覽
圖
以
地
圖
形
式
編
制
，
清

晰
表
列
各
名
人
故
居
的
所
在
地
址
、
地
標
、

交
通
，
並
附
以
歷
史
簡
介
，
手
執
這
份
導
覽

圖
，
便
可
按
圖
索
驥
，
一
一
拜
訪
參
觀
。
細
閱
導
覽

圖
，
發
現
上
海
市
的
名
人
居
所
多
集
中
於
徐
匯
區
、
靜

安
區
、
長
寧
區
及
虹
口
區
，
孫
中
山
、
魯
迅
、
徐
志

摩
、
陸
小
曼
、
茅
盾
、
丁
玲
、
豐
子
愷
、
巴
金
、
梅
蘭

芳
、
徐
悲
鴻
、
林
風
眠
、
瞿
秋
白
、
傅
雷
、
程
十
髮
、

蔡
元
培
等
等
的
故
居
，
都
是
我
希
望
能
到
訪
參
觀
的
。

﹁
文
化
遺
產
導
覽
圖
﹂
則
包
含
了
在
上
海
市
內
，
位

列
全
國
重
點
文
物
保
護
單
位
共
十
九
處
：
上
海
孫
中
山

故
居
、
中
國
社
會
主
義
青
年
團
中
央
機
關
舊
址
、
魯
迅

墓
、
中
國
共
產
黨
第
一
次
全
國
代
表
大
會
會
址
、
豫

園
、
宋
慶
齡
墓
、
徐
光
啟
墓
、
松
江
唐
經
幢
、
龍
華
革

命
烈
士
紀
念
地
、
興
聖
教
寺
塔
、
真
如
寺
大
殿
、
上
海

外
灘
建
築
群
、
上
海
郵
政
總
局
、
福
泉
山
遺
址
、
上
海

宋
慶
齡
故
居
、
張
聞
天
故
居
、
龍
華
塔
、
國
際
飯
店
、

馬
勒
住
宅
。
不
看
過
導
覽
圖
，
也
不
知
道
這
十
九
處
文

化
遺
產
中
，
我
去
過
的
竟
只
有
豫
園
一
處
。
看
來
，
真

要
努
力
努
力
，
認
識
認
識
這
些
文
化
遺
產
。

文化上海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走
遍
歐
美
現
代
城
市
，
當

然
嚮
往
一
遊
大
漠
風
光
。
然

而
，
一
旦
置
身
沙
漠
久
未
沾

雨
露
口
渴
得
很
時
，
你
會
向

上
帝
祈
求
楊
枝
甘
露
呢
？
還

是
天
降
黃
金
呢
？
正
所
謂
﹁
物
定

貴
賤
視
乎
時
勢
之
所
要
﹂。
可
不

是
嗎
？
所
以
，
適
時
適
度
施
恩

惠
，
受
益
者
最
感
恩
，
反
之
，
無

人
得
益
還
惹
來
怨
言
滿
天
。

﹁
處
處
商
機
﹂
？
﹁
時
時
商

機
﹂
？
皆
涉
及
天
時
與
地
利
。
誠

時
機
是
之
謂
也
。
﹁
錯
失
時
機
﹂

等
於
廣
東
人
說
的
﹁
吃
白
果
﹂

囉
。
掌
舵
人
，
當
家
者
，
一
旦
決

策
失
誤
，
優
柔
寡
斷
的
話
，
靠
其

吃
飯
者
，
可
慘
矣
！
若
然
決
策
錯

誤
走
位
不
靈
活
的
話
，
變
了
爛
攤

子
，
就
更
慘
。

政
治
與
經
濟
互
為
牽
動
密
不
可

分
，
而
經
濟
是
以
金
融
為
核
心
。
近
年
來
，

全
球
金
融
波
動
尤
其
是
貨
幣
，
皆
因
貨
幣
政

策
影
響
，
金
融
危
機
、
金
融
風
暴
發
生
令
全

球
金
融
市
場
以
及
整
體
經
濟
風
風
雨
雨
，
令

信
心
不
穩
。
今
年
上
半
年
的
經
濟
數
據
確
令

市
場
投
資
人
士
不
敢
有
憧
憬
，
有
的
只
是
憧

憬
各
國
政
府
在
危
急
關
頭
終
會
出
手
出
招
救

市
。
終
於
在
上
周
歐
洲
央
行
減
息
，
而
更
出

乎
意
料
的
是
中
國
人
民
銀
行
繼
六
月
初
後
，

在
本
周
公
布
經
濟
數
據
之
前
，
急
不
及
待
再

度
減
息
。
全
球
為
之
而
嘩
然
。

上
周
五
港
股
除
地
產
股
看
升
有
正
面
反
應

之
外
，
股
市
個
別
反
應
不
一
。
投
資
者
未
敢

作
太
大
太
看
好
的
反
應
，
皆
因
並
不
看
好
內

地
經
濟
且
恐
怕
可
能
產
生
問
題
多
多
，
不
知

究
竟
出
現
甚
麼
狀
況
；
中
小
企
接
單
難
，
融

資
難
；
信
心
已
失
的
今
時
，
老
闆
且
怕
前
景

無
把
握
根
本
不
敢
借
貸
投
資
發
展
用
。
不
少

企
業
在
走
進
低
谷
之
時
，
患
得
患
失
，
就
算

現
時
企
業
發
展
進
退
維
谷
之
際
，
對
企
業
發

展
是
進
還
是
退
都
下
不
了
決
心
。
不
少
企
業

家
埋
怨
政
府
出
手
太
遲
，
利
好
政
策
和
放
鬆

銀
根
決
定
太
遲
，
打
擊
了
信
心
有
感
無
力

挽
。 救市看時機

思　旋

思旋
天地

郵
輪
上
全
用
那
張
﹁SE

A
PA
SS

﹂

絕
無
現
金
交
易
，
用
錢
只
有
在
娛

樂
場
和
岸
上
購
物
。
加
勒
比
海
很

多
海
島
，
我
們
到
了
三
個
國
家
：

海
地
、
牙
買
加
和
墨
西
哥
。

海
地
那
個
沙
灘
是
郵
輪
公
司
買
下

的
，
水
清
沙
幼
，
那
些
一
百
美
元
租
一

天
的
小
茅
屋
，
甚
至
售
賣
紀
念
品
的
小

攤
子
都
是
船
公
司
經
營
，
厲
害
。

牙
買
加
是
加
勒
比
海
最
大
操
英
語
的

島
國
，
該
地
最
高
是
教
堂
，
郵
輪
來

了
，
這
十
七
層
的
巨
物
，
成
了
最
高
建

築
物
。
牙
買
加
出
過
三
位
世
界
小
姐
，

取
過
五
十
五
面
奧
運
獎
牌
，
其
中
十
三

面
是
金
牌
，
他
們
都
是
跑
步
能
人
！
牙

買
加
好
熱
，
人
們
都
懶
洋
洋
，
街
道
有

點
穢
，
但
人
人
面
露
笑
容
。
他
們
國
家

的

口

號

是

﹁

JA
M
A
IC
A

N
O

P
R
O
B
L
E
M

﹂
牙
買
加
無
問
題
。
他
們

真
的
很
有
趣
，
記
得
船
上
那
位
餐
廳
侍

應
是
該
地
人
，
問
剛
吃
過
龍
蝦
的
客
人

是

否

需

要

吃

甜

品

，

答

：

﹁N
O
T
H
IN
G

﹂
，
未
幾
，
他
奉
上
一

碟
，
打
開
銀
蓋
，
碟
上
用
朱
古
力
寫
了

﹁N
O
T
H
IN
G

﹂
這
個
字
，
全
場
爆
笑
。

墨
西
哥
最
迷
人
處
是
古
瑪
雅
文
明
的
遺
跡
，
今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一
日
末
日
預
言
鬧
得
熱
烘
烘
，
當

年
統
治
者
經
常
舉
行
球
賽
，
勝
出
隊
伍
會
被
對
手

斬
頭
，
那
是
至
高
無
上
的
奉
獻
，
駭
人
。
瑪
雅
人

喜
歡
在
門
牙
鑲
上
飾
物
，
出
生
五
個
月
用
磚
頭
壓

在
額
頭
，
扁
額
最
漂
亮
，
再
放
波
子
在
鼻
樑
上
，

鬥
雞
眼
最
美
。
他
們
個
子
矮
小
，
高
度
只
到
我
腋

下
。
翻
印
的
古
月
曆
每
本
二
十
美
元
，
更
可
印
上

名
字
，
我
沒
有
買
，
自
己
名
字
與
末
日
印
在
一

起
，
總
有
點
不
舒
服
。
我
光
顧
婆
婆
買
了
一
條
小

手
帕
抹
汗
，
又
可
拍
照
，
一
舉
兩
得
。

返
回
郵
輪
飛
跑
到
沙
律
吧
，
要
嚐
嚐
新
鮮
彈
牙

的
小
蝦
，
侍
應
遞
上
滿
滿
一
大
碗
，
笑
說
：
﹁
郵

輪
上
沒
有
節
食
。
﹂
好
開
心
！
坐
㠥
吃
㠥
，
船
上

正
舉
行
中
國
龍
巡
遊
，
彩
旗
上
的
六
個
大
字
，

﹁
和
平
﹂﹁
友
愛
﹂﹁
好
奇
﹂，
真
的
，
世
界
之
大
真

有
很
多
值
得
探
索
的
地
方
！

八
天
過
去
，
我
重
了
兩
磅
，
真
算
謝
天
謝
地
！

徜徉加勒比海
車淑梅

淑梅
足跡

廟龜，是指長在寺院裡的烏龜。這種烏龜都是
佛教徒放生在寺院裡的，是吃素的。
茗心齋主胡先生是佛弟子，有一天他和他太太

駕車途經靈溪隧道出口處，他太太看到一個衣衫
襤褸的人扛㠥一隻臉盆般大的烏龜，順口提了一
下：那個人背㠥好大一隻烏龜哦。這句話說完的
時候，車子已經駛遠了，然而胡先生動了心，一
定要把車開回去，去拯救那隻烏龜。
對方開口要價一千五百元，胡先生身上只有一

千元，胡先生說是拿去放生的，請便宜一點。
「我們都是賣給放生的佛弟子的，賣給吃的

人，賣不出價錢。要放生的人，無論多貴，都會
買的。你沒有這麼多錢，別人會有，我不愁賣不
出去。」對方回答。
這句話是刺耳的，令人想到「有求有供」的市

場規律，然而當時和這隻烏龜有不解之緣的胡先
生想要放棄，也是不能了。他走回車上，問太太
身上有多少錢。他太太恰好又有五百元，他拿
了，把這隻烏龜帶回來了。
莫名其妙的，有人會做這種放生烏龜賺佛弟子

錢財的生意，這也是沒有想到的，好像一場騙
局。
胡先生和烏龜的不解之緣，卻又藏㠥另一個故

事。他的一個朋友，付女士，和他一樣在杭州天
竺路開了一個店。只是付女士既沒有皈依佛教，
也沒有皈依道教。雖然如此，付女士卻非常有佛
心、道心，和佛教、道教都有聯繫。
付女士老家在安徽，家裡搞了一個生態保護

園，有名人名家題字的，做得非常成功。有一
天，付女士出門辦事，需要在花鳥市場前停車，
花鳥市場的店主說，不買花不給停車。她只好買
了兩盆花，500多元。等到辦完事要走的時候，付
女士才發現自己搬不動那麼大的花盆。店主說，
我們幫你送。夜間花送來，店主偶遇在付女士這

裡做客的一位道長，生命中的很多事突然遇到可
以指點、解惑的高人，大家不僅僅是相談甚歡，
還有拜師之心了，店主也要和付女士誠心地做朋
友了。
這聽起來好像俗人俗事超越了，成了超凡脫俗

的朋友，有點有眼不識泰山的感覺。
晚間，她送他們出門。在回來的路上，要經過

一條埋有小墳的小路，一向走這條路，都是心慌
慌的，她總是細叨：不要嚇唬我，不要嚇唬我，
我是好人哦。
可是這夜呢，那墳上的魂似乎不聽她的，一直

有一個吧嗒吧嗒的腳步聲緊緊跟㠥她。她寒毛直
立地，往自己的店跑。可是身後的聲音一直在
響，還聽到有㠥堅硬外殼的什麼東西噗咚噗咚地
滾落。
她跑回店裡，心裡的石頭終於放下了。過了一

會兒，往外一看，哎呀，門口有一隻巨如臉盆的
烏龜舉頭望㠥她，那眼神十分濕潤，含㠥某種殷
切的懇求。她不忍心了，放了烏龜進門。看來那
聲硬殼翻滾的聲音，是這隻烏龜不小心滾下了石
階帶來的吧。
她一向善待烏龜。烏龜是非常有靈性的，牠們

每每浮在水面瞑目望㠥太陽，是一種入定的狀
態，禪定一般。牠們通人性的，和人總是友善，
也能夠聽懂人話。
第二天，她請來靈隱寺的和尚師傅為牠唸經，

念了好多天，做皈依，讓這隻烏龜皈依了佛。然
後，她把這隻烏龜放回了山裡。她猜測㠥這隻烏
龜可能是天竺山上的野生龜，應該讓牠回歸大自
然，因為龜背上長了青苔。可是烏龜又找回來
了。牠守在她的店門口，殷切地伸㠥頭，左右搖
擺，兩眼濕漉漉的。她檢查烏龜的身體，發現烏
龜的尾巴有傷。
怎麼治癒烏龜的毛病呢，很多寵物店都沒有經

驗，不知道如何下手。她只好在杭州的電視台上
呼籲，一個會治療烏龜疾病的人出現了，花了
3000元。可是這個醫生面對巨如臉盆的廟龜也不
願意收錢，免費治療了。
烏龜放不回山裡，付女士就一直養㠥。烏龜是

吃素的，吃捲心菜。
又一天，付女士在靈溪隧道入口處看到有一個

人在賣同樣巨如臉盆的烏龜，她心動了，停了
車，詢問價格。此時，警察來了，警察把他們帶
到派出所，告訴他們，這是在私自販賣野生動
物，要罰。付女士說，「罰就罰吧，請讓我帶回
這隻烏龜。和我有緣的那隻烏龜是公的，這隻是
母的，我又恰好遇到，牠們很可能是一對，不應
該讓牠們分開。在杭州很難遇到這麼大的一對烏
龜。」
警察沒有讓她帶回去。
因為付女士和烏龜的緣分，胡先生在心裡放下

了這麼一個種子。也不僅僅如此。那天，他還做
了一個夢，夢見地震了，地震中，一個黑 的
洞裡，有一雙圓圓的漆黑的眼睛望㠥他。而他在
地震中也自身難保，卻還要去挽救另一個危在旦
夕的生命。所以他看到烏
龜的時候，心動了。
後來，他才知道，杭州

本地出不了這麼大的烏
龜，這種烏龜屬於東南亞
的廟龜。付女士的烏龜起
碼有200多歲了，他買下
的烏龜，起碼也有100多
歲。
賣烏龜的人總是衣衫襤

褸的，烏龜又總是被草繩
五花大綁㠥吊在木棒上
的，任烏龜的四肢無奈而
可憐地劃拉㠥，是吸引心
懷善意的佛教徒的。也許
是這樣吧。他們都在靈溪
隧道入口處遇到這樣的事
情，未知是不是真的存在

這麼一個「產業」了。這段路，杭州的寺院林
立，佛教徒也就很多。
胡先生自我解嘲，什麼樣的眼睛不是圓圓的漆

黑的呢？是自己心動了。
可是那隻烏龜分明流淚了。拿回來的時候，烏

龜趴在地上，探出頭，圓圓漆黑的眼裡流㠥大滴
大滴的淚。牠吃了多少苦呢？只有牠自知罷了。
胡先生又說，一千五百元，也值得的。
烏龜已經養得認家了。烏龜初到一地，開始是

不吃東西的。有一天胡太太發現捲心菜都被烏龜
吃光的時候，知道牠認這裡為家了。
可是呢，這隻同樣請了靈隱寺的和尚師傅唸經

皈依過的烏龜，和付女士那隻烏龜一起，送進寺
院裡了。
很捨不得哦，但這不是養寵物啊，這是在放

生。佛弟子經常也有㠥令自己矛盾、糾結的情
緒，和戒律相衝突。
「牠都認家了，都吃東西了，為什麼自己不多

養兩天？」胡太太說㠥，還捂了捂自己的臉，真
是難捨啊。不過，可以去看牠的，牠就在寺院裡
嘛。

廟 龜

■雖云舊書，卻歷久而常

新。 作者提供圖片

■廟龜 網上圖片


